香港，我的家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苑华
下飞机走进机场大楼，从眼前亮丽、宽敞、新颖的摆设，才猛然醒起‘啊！这是世界知名的赤立角 国际机场。’环绕旧日启德机场平民化的商店，繁忙的街道，扑面而来汽车喷出的废气和热风，震耳欲聋令人厌烦的飞机声，俯冲下降的庞然巨影，险象横生的情景，已成为过去。自动化与高效能的电子装置，加上彬彬有礼的海关人员，迅速却严谨的过关手续，使我数年才偶然回来一次的旅英华侨，勾起了几分潜藏心底里的亲切。
打从踏进伦敦机场的一刻，周围旅客熟悉的广东方言，乃至迎面而来，因将要回港心情愉快，或因看到我这张中国面孔，而向我报以微笑的人中，我就开始感受到香港的气息。再细心观看，在人群中不难发现在数年前不多见的现象---很多从香港来的年轻学生们的身影，他们都趁着学校放假，回港探亲吧！他们没有父母在旁，有两、三成伴的，也有独自行动的，年纪有些少至十三、四岁。他们各有各自的天地，有些拿着手机，从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队伍中开始------无论 在柜台前、在通往海关的人龙里、在候机室，不断的对着话筒细语；有些在候机室目不转睛、左右拇指快速而熟练地打着电玩；有些拿着掌上电子荧幕，个别的或与友人默默的欣赏电影。
现在到达目的地了，小伙子们都走在我的前面，老马识途的向出口迈步。我也装作像地道的香港人，小心翼翼的尝试跟着。‘走得那么慢…’我背后有人用我熟悉的广东话说。‘啊，是说我吗!?’我满腹疑团的停步回头一看，后面的老先生，像风一样，‘飕’的一声，就在我身旁掠过，高速的走在前面，不消一分钟的时间，已走得无影无踪了；我感到毫不陌生，那就是香港的脉搏，我真的回到香港了！
每次到香港，坐天星小轮横渡维多利亚海港，是我行程必到之地。可是，为什么每次都觉得海水越来越暗，坐船的时间越来越短，是轮船提速了，还是我越来越贪心，付出这小小的代价，既可享受清风徐来，蓝天白云，欣赏两岸青山高楼，又可唤起欢快的童年往事，还嫌时间过得太快。天星小轮，愿你长寿无疆，在这见证香港的起跌和成就、市民的艰苦不懈，在满布参天高楼、快速飞奔的‘东方之珠’，向往来者细诉过去，可以吗？ 
我不能不说，在香港我是幸运儿，我不但可以见到家人，闲话家常，更可见见昔日的同学、好友、学生。说来好笑，每次他们都要我多点回去，好让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聚聚旧；原来他们生活都非常繁忙，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，虽然住得近在咫尺-----比我住在英国而言---但是他们平日都没机会见面，要等我从英国回去才牵得动他们出来。奇怪的是：无论多久没见面，每次我们都没有一刻冷场，没有生疏感，痛快淋漓的互相诉说近况、童年趣事，百听不厌，好像是不管时间的流逝，距离的远近，我们的心彼此相对，而且永远都是敞开的。当我有事的时候，她们给我鼓励；现在，他们当中有些人身体感到不适，我也在此遥寄我对他们的祝福：‘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’。 
记得我和家人在英国围坐电视机前，骄傲地观看着香港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回归庆典。当英国国旗慢慢滑落，中国的五星旗徐徐升起，心里特别感动。在有生之年，身为中国人的我，可以赶上这宝贵的一刻，是老天爷对我特别的眷顾。在这短短一霎那间，近百年来千万同胞的屈辱，一扫而空；它也蕴藏了前人的齐心努力奋斗，中国领导们的心思智慧。结果，从此刻开始，香港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，让华人们从此可以名正言顺的写上‘中国香港’，旅居海外来自香港的华人可以对外国人坦然的说；‘我来自中国！’
现在，脑海里还有触目惊心、难以遗忘的一幕。在禽流感与非典型急性肺炎肆虐期间，当身边一些不明所以的外国朋友，用避之则吉的目光看待我们时，我们为前线的香港医务工作人员，忠实的执行杀鸡行动的公务员，小心翼翼去清洁、消毒的一般劳动者，以致镇定得宜、应变能力特强的普罗大众，献上默默真诚的祝祷。他们勇敢的面对困难，不逃避，互相扶持，不埋怨，让世界各国人士，能藉此危机，从中认识香港人高尚的品格、香港人的精神，而眼界大开。
十年了，香港，我的家乡，我要向你高歌，我要为你喝彩：是你让我感到骄傲，我的脸上因你有了光彩。
